
2019年12月27日

在额伦诺日湖北岸，有一片美丽

的草原，被称为雅玛图草原。草原上

伫立着一座小山——雅玛图山。桑

嘎老人就出生在这依山旁水之地，是

土生土长的雅玛图人。老人在这片

草原上生活了七十多年，这里的一山

一水，一草一木，都同老人共浴寒

暑、轮回四季，沉浸了桑嘎老人最暖

的情怀。就是这儿地上奔跑的黄羊、

麋鹿，天上飞的各种禽鸟都是老人最

熟悉的画面。因为在雅玛图草原上，

桑嘎老人是最出色的猎手。

老人有三件之宝：一宝是跟随他

多年凶猛如藏獒的猎犬--哈萨尔；

另一宝是陪伴老人半辈子，以此赚取

生活费用的火枪；再一宝就是老人忙

时别在腰间，闲时叼在嘴上解闷儿的

烟袋锅儿。

盛夏的一天，年迈的桑嘎老人坐

在蒙古包前，嘴里叼着烟袋锅儿，吞

吐着悠闲，手里擦拭着好久没有使用

几乎长了锈斑的火枪。又自言自语

道：“哎！老伙计！你跟了我大半辈

子，是杀了不少生啊！不知道做了多

少孽？现在我老了，早该洗手不干，

享享清福了。你也就跟着退伍了。”

吸烟的动作，因酸酸的心情出现停

滞，叼在嘴上的烟袋锅儿里，冒出一

股浓烟，钻进桑嘎的昏花老眼，熏得

他浊泪倾流，不住的用脏兮兮的蒙古

袍袖子擦拭着眼泪。

此时，落在拴马桩上的老鹰，似

乎听懂了桑嘎老人的话语，频频振

翅，俯冲欲谢的样子。

桑嘎老人缓缓的擦着火枪，不时

地望向拴马桩附近玩耍的三四岁的

小孙子。有一句没一句地喊到：“宝

贝蛋儿，不要走远喽，小心摔了跟

头！”。

小孙子也不住地招着小手对着

爷爷微笑，嘴里说着什么，耳背的桑

嘎老人也没有听清，也没有理会，捋

捋胡子继续擦自己的火枪。

趴在蒙古包背阴处的猎狗哈萨

尔慵懒的站起身子，伸了个长长的

腰，走到老人身边，轻轻地嗅了嗅老

人布满皱纹的脸。垂着舌头，流着长

涎，朝孩子玩耍那边走去。

突然，落在拴马桩上的老鹰又张

开双翅，竟扑向草地上玩耍的小孙

子，老人很熟练而迅速把手中的火

枪，对准已落到地上距孩子尺余还没

有收起羽翼的老鹰，瞬间勾动了扳

机。

“碰”的一声，老鹰的羽毛炸开四

散，接着一声呜咽，老鹰扎在地上

……火枪命中目标。

惊惧斐然的老桑嘎，步履蹒跚的

跑过去，抱起了小孙子。而眼前的一

幕，让他愣住了：死了的老鹰爪子上

死死地抓着一条大蛇，蛇还在垂死蠕

动着。

小孙子用小手指指着那条被老

鹰抓着的垂死毒蛇，只言片语的诉

说：“爷爷，它要咬我……”

老鹰早就注意到了毒蛇，在蛇攻

击孩子的时候，也是老鹰捕捉的最佳

时机，无意中救了孩子。可是老鹰的

动作，也引起桑嘎老人的误解，火枪

的子弹击穿了它的心脏。

看明白这一切，桑嘎老人握着的

火枪“嘡啷”一声掉到了地上，烟袋

锅儿也顺着颤抖的嘴唇无声的滑

落。老人禁不住老泪纵横，凄然喊

道：“长生天，我这是做的什么孽

啊？就惩罚惩罚我吧！”这无奈而悲

沧的声音，在雅玛图草原的天地间回

荡，回荡……

哈萨尔耷拉着尾巴，围着死去的

老鹰和毒蛇来回地转，低声地哀嚎

着，似乎是在为老鹰超度。懵懵懂懂

的小孙子不停的用小手擦拭着桑嘎

老人的眼泪，叨咕着：“爷爷不哭，爷

爷不哭……”

散文 桑 嘎 老 人 的 三 件 宝
■ 色、恩克

苇莲沟的河水哗哗的从山里流

出，两岸田野被滋润的很肥沃，山坡上

的白桦树象个俊俏的姑娘，过路的人

忍不住都要多看一眼。在这沟里有一

个叫长胜沟的地方，住着一位姓马的

老太太，八十多岁了，老头是个退伍军

人，但己去世，儿女们都不在跟前，每

天老太太都出来坐在门口的大石头上

晒晒太阳，太阳照着一个孤伶伶的身

影，看着让人心痛。

新来的扶贫工作队长，三十岁左

右，憨憨实实的，中等个，见着人总是

礼貌地点点头。看不见他海阔天空言

谈，更多地是看到他帮助这家扫扫院

子那家挑挑水，象一个行军中宿营的

军人，村民们都管他叫小黄。他叫黄

杰，镇里下派的扶贫干部，复员军人。

他下到这个村后知道了马大娘的情况

后，就多了一份关心，并根据实际条件

为老人申请了一套住房，住房很快地

盖好了，老人可以离开那三间土打墙

草苫房的破屋了，村里人都想，这老婆

住上新房子一定会高兴的，可奇怪的

事发生了。村干部请她搬家，她居然

没好气的说，我的事不用你们管，我死

也死到这个老屋里，请了几次就是不

搬，老人住出感情了，又岁数大了，就

想将就了。气的村民嘟嘟囔囔地说

“这个老婆子不知个好歹”。

黄杰知道后决心自己亲自去请。

前脚刚迈进堂屋，就听老太太从里屋

送出话来："又是那个小兔羔子来了，

告诉你，老太太不稀罕你们盖的新房，

这个老窝我住着心里安宁，你走吧。”

刚想揭开门帘进屋，“大—娘”还没喊

出口，老太太一杯水就泼到门囗，吓得

黄杰不得不退了出去。

初冬的长胜沟，没了往日的温柔，

刮起的风钻进脖颈子里不由的打个寒

颤，马老太太家门口的大柳树，树叶早

己掉光，只有枝条在风中发出"呜呜”

的响声。黄杰想起住在草屋的马老太

太，便快步走到她们家里，家里清冷清

冷的，没有一丝烟火，马老太太蜷缩在

炕里围着个大棉被，看见走进屋里一

个人，也懒得说一句话。黄杰以为又

会遇到老太太的难听话语，但没想到

老太太来个一声不语。这叫他倒不知

咋问了，他看看屋里四周，感觉出的就

是清冷，他也没说话，转身又走了出

去，老太太似乎眼睛都没有看他。

黄杰感觉到了清冷，回到村部他

叫来一个车就开到镇上买了一个火炉

及几节炉筒子，并拉上十几袋煤块，很

快来到马老太太家。为她安上火炉，

并把炉子升热，屋里有了热乎气，太阳

也照进屋里，老太太木僵般的脸庞有

了红润，眼角看着湿润了，一滴清泪挂

在眼角。

黄杰拍打拍打手，坐在炕边问着

马老太太，"热乎点了吧”？老太太点

点头，但目光变的温柔了，黄杰说“您

看，这窗户也漏风，门也漏风，您老这

老骨头可不禁折腾啊，政府都免费给

您建了新屋，搬过去吧，那里比这可强

多了”，"大娘我也象你家大爷一样，

复员回乡的军人，请你相信我。”老太

太瞅瞅黄杰，这次没有反驳，眼睛瞅着

屋子的四周，露出了留恋的目光，眼里

流出泪水。但是她一句话也没说，只

是定定的看着黄杰。黄杰心里有了

数。

冬天的苇塘河己结了冰凌，马老

太的新居红色的房顶在冬天的日光照

耀下显得醒目提神，收拾利素的屋里

小火炉暖暖的，一铺小炕是专门为马

老太太砌筑的。也烧的热乎，黄杰又

为老太太新买了土坑上铺的塑料革胶

板，又买了火炉及部分家具，小屋变得

素雅温馨起来。一副对联贴在门口：

“念党恩新屋暖炕，住新房一心向党”

村民们随着黄杰一起帮马老太太

一搬家来了，鞭炮在山村里响起，喜鹊

在大柳树上喳喳叫着。走进新房，老

太太摸摸墙，趴着玻璃窗往外张望，雪

白的墙晃的老眼有点睁不开，一屁股

坐上热炕，张望着新房，眼角流出了热

泪。

窗子照进了阳光，整个屋子瞬间

温暖起来。

小小说 马 大 娘 搬 家 记
■ 红桃

搬家那天，母亲望着棚子里的马
笼头和小鞍儿出神，我知道她又想起
了那马、那车。近几年我也经常梦到
青马“吧嗒、吧嗒”地走在院子的土路
上，而后就是一嘴巴子哄开门，瞪着圆
溜溜的眼、抖动着沾着土的稀疏胡须
要料吃……

1987年，我家终于置办上了一挂
完整的马车。车棚、车辕、车轴、车轱
辘焕然一新，就连车上的坐丘、小鞍、
马肚带、马夹板都嘎嘎新的，只有那匹
7岁的青马，算是老的了，青马是包产
到户那年父亲抓阄分来的，分来时才
两岁，三岁时就成了我家“扛大梁”的，
犁地、趟地、拉地、扣地、打场无所不
通。

自从置办上了马车，青马的任务
就又多了，送粪、卖粮、拉草，一年都没
有下架的时候。因为干活早，它的腰
不像别的马一样平直，而是向肚子下
弯曲成半圆型，村里人都叫它“膛腰
马”，因为腰弯曲，再加上它有四条细
腿、四只大片蹄，它的肚子就显得特别
大，它也被冠以“大肚子”的称号。虽
然长相不佳，但这马老实，干活好，男
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可以驾驭。

青马有可爱的一面。常常因为拉
车、拉犁汗流浃背，也不偷懒、尥蹶子，

当主人用料篼子给它弄料时，馋得嘴
巴上的毛不停地颤抖，眼睛瞪得溜
圆。有时候竟不顾正在马槽前添草的
矮小的我们，直接伸长脖子把料篼子
按到槽上就大吃特吃起来。我们只能
从它的前腿缝里钻出来，不必担心它
踢、踏我们。

冬闲时，它从野外回来，就大摇大
摆地从未关好的铁大门挤进来，嘴巴
子一用力就把外屋门拱开，告诉主人
它回来了。我们赶紧下地，抓两把莜
麦放在料篼子里，让它解解馋，然后它
就乖乖地让你套上笼头，返回马厩里
吃草。当家里没人的时候，它拱不开
屋门，就会绕到屋后，站到石墙前，努
力伸长脖子，偷吃羊草，一但被发现，
即使被主人拿着鞭子抽几下，也忍耐
着，抿着尾巴，自己灰溜溜地回到马
厩。

春天送粪时，青马成了主力，五六
十车粪，全靠它驾车送到地里。为了
在我们开学时送完，一天几乎不喂它
草，直到天黑，才卸车，而青马的脖颈
和脊背被汗水打湿了一遍又一遍，大
肚子也饿得瘪瘪的。

夏天趟地时，我总是给父亲一垄
垄地牵着马。青马一点儿都不惜力
儿，犁杖太沉它必须用力拉，而我要用

力扪着它，否则太快了就会把苗压倒
甚至掩埋，可是你越是用力扪它，它就
越用力拉犁。有时候我的脚被它的大
片蹄踩到，好几天都淤青着不敢走路。

趟地时，马的嘴上是需要戴上箍
嘴的，以防它随时摞吃庄稼，每每到了
地头儿，它就用力拱我，意思是让我把
箍嘴给它摘下来，它就可以美美地吃
地头的草了。老人说，牲畜累了时，不
能让它立即吃草料或者喝水，那样容

易压住气。直到看到它不急促地喘气
了，我才帮它摘下箍嘴。它不理解我
的好意，常常一到地头就一嘴巴一嘴
巴地拱我，看我不搭理它时就使劲儿
地往地上蹭，实在不见效就把嘴放到
前腿上蹭，有时候还真就蹭掉了，一副
不用你照样吃上草的神态。

秋天拉地时，别人家大多是一车
两匹马，青马是光杆司令一个，但丝毫
不比别家拉地慢。有一次，正当我们

装满一车庄稼时，突然下起了大雨，回
家的路上恰有一处陡坡，因为是泥土
路，一踩一打滑儿，而青马从没有在遇
到困难时“撂挑子”，打滑儿就前腿跪
着拉着那满满的一车庄稼爬上了那个
陡坡，它身上的雨水加杂着汗水，就连
睫毛上的水滴都没有力气甩掉，因为
拼尽了力气，浑身颤抖……为此，父亲
特意犒赏了它两个饱满的莜麦个子。

青马也有气人的时候。夏天如果
干活累了，当牵着它去饮水，喝完水，
它一旦看见别的马悠哉游哉地在山
坡上吃草，就会把脖子一伸，挣脱缰
绳，溜之大吉。它这一伸脖子，任是
身强体壮的小伙子也拉不住。这时
候你如果再拿料篼子放些它最爱吃
的料或者是盐引它，企图抓住它都很
难。往往在你抓住它后，你正要把它
牵回来，它就一伸脖子又跑了。但只

要套在犁上、车上，它就不会跑了，这
时候父亲就会让我们给它戴上铁制的
过梁子，它就再也不敢使劲伸脖跑掉
了。

青马出远门的时候，总恋家。有
一次，父亲赶车走亲戚，返回的时候，
青马归心似箭，中途趁父亲撒尿的空
当，就拉着车跑路了。任父亲在车后
怎么追赶，怎样喊“吁”都无济于事，后

来竟飞奔起来，把车上的一匹白布颠
散，迎风呼啦啦地飞起。这一幕更吓
坏了它，拉着车疯奔起来。车压马踩，
那白布被撕得一条儿一条儿的。可想
而知，青马挨了一顿胖揍。

还有一次，我在学校得了重感冒，
学校捎信让家长往回接。恰父亲不在
家，母亲找堂哥赶着马车去接我。走
到半路天就黑下来，车轱辘发出异常
的声音，堂哥一检查，发现车轱辘的螺
丝松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堂哥
让母亲看着马车，他去附近的村子借
扳手。堂哥走后，迎面过来一辆汽车，
刺眼的灯光让青马恐惶恐不安，不停
地打响鼻。待汽车越来越近，它猛地
窜了出去，把母亲拖出去一百多米远，
幸亏缠在母亲胳膊上马缰绳脱落了，
母亲才免于劫难……而当第二天在赶
牲口道的坑道找到马和车时，一侧车
轱辘没了，一根车辕子断了，车轴断
了，那马就架着破烂的马车可怜巴巴
地瞅着来人。这是青马一生唯一的污
点。

青马一直到老了，父母也干不动
了，才卖掉，卖马时我们都参加工作
了，母亲拿着马笼头掉眼泪。尽管如
今开上了时髦的轿车，但马车的记忆
几回回梦里抹不去。

马 车 记 忆
■ 涟漪

闫文华诗二首

飞翔的翅膀
云朵在天空徜徉
树影被河水折叠成翅膀
与一缕风融合
从自然崇拜的远古而来
从莽莽苍苍的高原而来
若天使翩跹的舞姿
一群鸿雁在途中歌唱

一只只振动的符码
由低向高，逆风而上
葆有着祖训
带着翅缘地沁色
翻山越岭，飞过诗行
飞进我们审美的愉悦里
刻画出季节的过往

流动的雁阵
一种生存的形式
超乎所有的想象
以如此有序的线条
划开一条光洁的途径
涌入整齐的步伐
容允辰星进进出出
开启幽闭的思想
让生命的状态得以飞翔

天空辽远、无垠
翅翼贴近阳光
是升腾的斗篷
信念的飞檐与屋脊
风中的战神
不由的拔高我们的意象
掠过，那横流物欲
填补岁月中的空虚与渺茫

以丰盈之美
张扬着生命的韵律
与之对视，立即传神出
——精神的崇高与向往
也许看到空中的“人字形”
就会拉开一定的距离
——看清自己
让光滑的翎羽
携灵魂升高
奔赴于流转的风云
在天空操作初始的梦想……

草原鹰
行者长羽，从天边起飞
扇动阳光羽翼，划开层层雾气
翅骨的磷火，点燃风中火轮
超越疾驰的马匹……

目光炯奕，以鹏为邻
飞的高，再高……
草原的灵魂
翅膀拍响天籁之音
雄姿嵌入青蓝底上
即使跌落也是赋魂的青花瓷

一展翅，就不会失衡
大气瞬间被降低
雷雨、狂风压在羽下
自己埋在飓风里
天空如洗，盘旋、巡视……

定位害鼠，带着铮铮铁质
野性、狂飙，一个俯冲
利爪、尖喙
那顽劣之物
——被撕个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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